
 

晚上十点。南珠儿来电话说：“洪哥，我马上过去。”洪建民

立即说：“不忙，慢慢走，我等着你呢。” 

洪建民站起来一边看电视，一边等着南珠儿的到来。 

忽然，他听见脚步声从走廊的那端传来，他想也只有南珠儿

才能有这样的脚步声，他仿佛看到了南珠儿，他这样想着的时候，

有人开始敲门了。他过去把门开开，果然是南珠儿。洪建民看了

一眼：灯光下的南珠儿，尤显几分靓丽。 

南珠儿一进屋，把风衣脱了，洪建民接过来放进衣柜，挂好。

一回头见南珠儿正在捧着菠萝看呢，像在欣赏一件工艺品。 

洪建民看着南珠儿，一脸喜悦地说：“看来你真的喜欢吃菠

萝，我幸亏去给你买个来。” 

南珠儿哈哈哈地笑起来，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喜欢

吃菠萝了？” 

洪建民说：“你怎么忘了，在芒果的菊芋园，我说想游泳，



你说想吃菠萝，你忘了？” 

南珠儿说：“这都是些什么呀，我说吃菠萝，也用不到这么

大呀，这也吃不了啊！” 

洪建民心里想，看来是买得太大了，于是说：“有小的，一

会儿我去换个小的来吧。” 

南珠儿听了笑得更厉害了，说：“这是哪跟哪儿呀？洪建民

啊洪建民，你怎么这么笨呢？” 

洪建民终于没明白南珠儿为什么笑，他以为南珠儿一定受了

感动，也跟着笑了起来。 

笑了一会儿，南珠儿问；“你吃饭了吗？” 

“还没呢，我等你呢。我们到外面去吃个便饭吧。” 

他们走出宾馆。外面就是王府井大街，高高耸立的霓虹灯，

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带。他们沿着马路走不多远，就进了一家饭

店。在饭桌上，洪建民看着南珠儿漂着祥云的脸庞，又想起了7

年前在东大河水库，南珠儿咬破脖子的那天吃午饭的情形，心中

悠然升起一种莫名的幸福感。他们吃过饭，就回来了。 

南珠儿说：“你说制成了环境树计算尺，能拿给我看看吗？” 

洪建民从旅行袋里拿出一把尺子，南珠儿拿在手里看了，果

然很精致。那你帮我演算一下芜湖蓝潮的事儿吧。洪建民开始演

算，很不巧，尺上的销子掉了。他俩费了很大的劲，甚至把床抬

起来，一遍遍的寻找，总算找到了，也都精疲力尽了。本来他们

还想研究一下工作计划，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他看到南珠儿



实在太困了，就说，这儿的条件好，比引水工地的帐篷好多了，

虽然没有好看的花脚蚊子，可是房间暖和，还有热水，你去洗个

澡睡觉吧。南珠儿说着脱去了外衣，去洗澡了。 

不一会儿，南珠儿从洗浴间出来了，说：“真的很好，你也

洗个澡吧。” 

“我刚刚洗过。”洪建民头也不抬的，正在那聚精会神的看电

视呢。 

“我是说，你回过头来。”南珠儿轻声说。 

洪建民这时才回过头来，他看见南珠儿，亭亭玉立的，正看

着他呢。一刹那间，他惊呆了。他仿佛走进了卢浮宫，在柔和的

灯火里，忽然，眼前被一件从没见过的艺术品照亮了，虽在瞬间

醒目，足可令他动情，有一股暖流款款的流进了他的心里，点燃

了沉静在内心深处的激情之火，燃烧起来。 

他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火焰烧得太猛，怕烤得南珠

儿受不了。南珠儿的肤色红润，从头到脚每个部位都长得十分匀

称，看上去犹如高山流水，舒展自如，完美而高洁。只看了片刻，

兴奋起来，立即站起身，他伸出长长的双臂，用两片荷叶一下把

南珠儿抱了起来，放在床上。南珠儿平躺着，也不说话。 

灯光下，南珠儿丰腴而绵软的身躯看上去，活脱脱一个睡美

人躺在洪建民的眼前。他的心跳开始加快，他的呼吸也变得紧促。

他不好意思再往上看了，低下头，坐在床边，用双手轻轻的抚摸

着南珠儿的两脚。南珠儿故意把两个大脚趾前俯后仰的动着，洪



建民看到，原来南珠儿的脚趾长得十分调皮，尤其是那略带上翘

的两个大脚趾，看上去就像两个顽皮的袖珍小孩儿，笑眯眯的朝

着他笑呢。 

这时，一缕幽香飘来，让他如醉如痴。他终于明白了，原来

每次和南珠儿在一起时，他闻到的，让他痴迷而又割舍不下的味

道，源头的起点原来就在这里。他按耐不住心间的激动，下意识

的，用舌尖点了一下自己的嘴唇，把这股奇异的气息含在口里，

品了一下：似刚刚咬开的玫瑰香葡萄粒，香、甜，在口中，从舌

尖沿味蕾线，迅速上行，以至于弥散开来，又似百果之王榴莲的

果汁，有香蕉、菠萝、木瓜、荔枝、山竹、苹果、芒、桃、梨、

杏、李等等，无可计数的水果味，冲荡周身：他哭了。 

南珠儿见到洪建民激动地流出了眼泪，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

发，然后放下来，轻轻的在他的脊背上爱抚的、软软的拍了起来，

像拍抚一个孩子。她柔和地说：“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身孤

苦，飘零四野，像一个红树的幼崽，在苍茫的大海上随波飘荡，

不知道自己的根扎在什么地方？我不是不近情理，把你甩了，我

是怕你儿女情长，庸庸碌碌，半途而返，功败垂成啊！” 

洪建民说：“我也曾经认真地想过，甚至我从第一次见面以

来，或者说在红树林群雕握手之后，每个细节我都细心的想过，

你的确对我好。” 

南珠儿又仔细地看了看洪建民的脖子，7年前咬的牙印儿，

依然清晰在目，像一朵细小的黄檗树紫色的花瓣儿，她伸手爱抚



的轻轻的来回荡着，那小小的疤痕在手指间明显的质感，好像在

提醒她：“这就是一个顽皮的女孩在心上人身上留下的爱痕。” 

于是她柔声说：“那时多天真呀，居然慌不择路，上去就咬

了你一口。” 

这声音让洪建民听了，简直像听浪漫抒情曲一样的愉悦。低

声说：“南珠儿，你知道吗？每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多么希望你

能马上来咬我的脖子，把血管里的血咬出来喝了，可是你就是不

来。” 

南珠儿说：“现在还疼吗？” 

洪建民说：“早就不疼了，只是想你想得心疼。” 

南珠儿依然轻声细语地说：“女孩是山中的清泉，也是世上

清澈的河流，不是给人随意糟蹋的。” 

洪建民也柔和地说：“珠儿，女孩是一首诗，我不能不读懂

你。古人说，秀色可餐，我现在才真的明白了。” 

南珠儿说：“我的话可能有些粗野，不该是我说的，可这是

真话呀！我也不能言不由衷的哄骗你。” 

洪建民涌动着两片荷叶，在南珠儿山峦之下、清泉之上轻轻

地漂浮着，说：“我知道你是清泉，也是这世上清澈的河流，可

我也是清水啊！我们有缘相遇，也有缘重逢，我不会让你受到污

染。” 

“清水必然要流向河流，而河流必须要有清水的补充，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同期推荡，你明白了吗？”南珠儿进一



步开导眼前这个在她看来，虽然已经成熟，但至少目前还有点弱

智的男孩。 

洪建民说：“我怎么能没想到呢？有了同期推荡，清水才有

了归宿，河流才能够清澈汹涌澎湃，难道这就是老师说的相互印

证吗？” 

南珠儿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柔和地说：“你还记得我跟

你说过的一句话吗？” 

洪建民忽然想到刚才还在质疑的问题，说：“我还想问你呢，

女孩和女人有什么区分吗？” 

“看来你还没有傻到底。女孩和男孩，是一样的，永远都是

花骨朵儿，只有女人才是盛开的花儿。她才是圣洁的天使呀，也

是清洁的河流。女人是不能自轻自贱的。昨天她是女孩，明天她

就是母亲，后天她就是人类的先祖。她重任在肩，背负着人类繁

衍后代的伟大使命，她哺育了或者即将哺育人类的子孙。她是一

条清澈的河流。只有女人，才有资格象河流一样，成为红树的母

亲。她携带着挚爱的圣火，照亮世间一切幽暗的角落，人类智慧

的火焰才得以延续，人类生命的源泉才不会枯竭。她所到之处，

不无温暖，爱必由我而发，情也必由我生，当然恨也由我起，我

孕育了世间纯正爱情的种子，让没有生根的红树仔，在我的滩涂

找到避风的港湾。这个世界如果只有女孩，或者只有男孩，而没

有女孩到女人的转变，这个世界就是寸草不生的黄沙岭，白碱滩、

赶兔岭、戈壁，大漠。” 



“我真的爱你，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儿委屈的。” 

 “女孩是给人欣赏的。江河流荡，你可以看她摇曳的腰肢和

妩媚的情态，以及瑰丽的神韵，欣赏她的美色、美声、美发、美

耳、美眉，丰腴的胴体和她美丽的面容，听她的歌喉，感受她悦

耳的啼鸣，或仰止于她撩人的秋波和胴体的流线之间，痛享或者

品位这一切给人带来的快感，但是，女孩只是一种芬芳的流淌，

抑或说它实现的只是一种观赏价值，这并不高尚。女孩只是花蕾，

而女人则和天使一样，才是盛开的花朵，你不能亵渎她。” 

“可是我真的在爱你呀！决不会让你受到伤害。”洪建民声音

有些沙哑，强调说。 

“我也知道，一个女孩要完成向女人的转变，犹如河流的变

迁，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女孩与男孩不同，男孩永远都是男

孩，即便在一夜之间他成了男人，在女孩的眼里，也还是一个男

孩，即使他老了，头发花白，老态龙钟的坐着，也依然是男孩。

这和女孩眼里的男孩依然具有同样的价值，或者他和男孩眼里的

女孩一样，依然宝贵，也是一种精神上的烘云托月。可是女人就

不一样了。她一旦选择了和男人结合，抑或说一旦这层纸被一个

傻小子给舔破了，她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女人，永远不再是一

个女孩，而成为一个母亲，也从此开始了神圣的人生。” 

（欲知后事如何，下章更精彩） 

（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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